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铸牢牢 【听文物讲故事􀃊􀁉􀁓】

2021年4月7日
本版主编：孙净易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颜 华

7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注重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

依。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考察时的讲话（2015年1月19日至21日）

汉代瓦当：见证鼎盛时代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 跃

岁月在屋檐上凝结，便

成为了瓦当。它是房檐最前

端的一片瓦，俗称瓦头；它

是兼具实用与装饰于一体

的建筑配件，也叫滴水檐。

它起源于春秋晚期，在东周

时鼎盛一时；它在汉代又有

了较大的创新和发展，由纹

饰瓦当升级为文字瓦当。数

年前，考古工作者们在包头

市南郊召湾汉墓发现了大

量刻有文字的汉代瓦当，这

些瓦当见证了那个四夷尽

服的鼎盛时代。我们今天所

要介绍的“单于和亲”“单于

天降”“四夷尽服”瓦当就是

其中的主要代表。

“单于和亲”，昭君出塞

的千古佳话

“和亲是一种政治上的

联合，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

方式，在召湾汉墓中我们发

现的这枚‘单于和亲’瓦当

意义很大，是民族交融的重

要见证。”内蒙古博物院院

长陈永志说。

关于那个时期的汉匈

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

通史》中介绍道：“汉宣帝

时，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

严重的纷争，五个单于争夺

统治权，最后呼韩邪与郅支

两个单于据地对抗，前 52

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愿为

汉防守阴山，前36年，汉西

域副都护陈汤在康居击杀

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复得

匈奴全部土地。从此匈奴亲

汉，不再南侵。此后六、七十

年间，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

城晏（晚）闭，牛马布野的和

平之象。”

根据历史记载，自竟宁

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

迎娶王嫱（王昭君）为妻，实

现汉匈和亲，促使此后多年

汉北部边境呈现和平繁荣

的景象。昭君出塞进一步加

强了人民之间的团结和了

解，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这枚“单于和亲”瓦当

的出现，恰恰成为西汉时期

汉匈和亲这段历史最有力

的证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历

史的见证，还要从这枚瓦当

的发掘地说起。

“位于包头市九原区的

麻池古城及周边分布众多

的汉代墓葬，从上世纪五十

年代直到今天的考古发掘

研究证明，这里是汉代五原

郡的五原县城和九原县城，

是汉代黄河北岸、阴山以南

至关重要的一座边城。西汉

前期，汉与匈奴共 10 次和

亲，只有呼韩邪单于这次和

亲与五原郡关系较大。因为

五原郡是呼韩邪单于第一

次朝汉的接头地点和回程

的必经之地。”包头市文物

研究院研究人员姚旭介绍

道。而“单于和亲”瓦当的发

掘地召湾汉墓群，就位于包

头市南郊，墓群分布于召湾

与召背后村之间及其以西

的土梁上，南距黄河4千米，

东北距麻池古城4千米，为

一列丘陵地带。召湾地势略

高，被视为建墓的风水宝

地。包头召湾墓葬出土的

“单于和亲”瓦当等汉代瓦

当正是反映西汉时期匈奴

呼韩邪单于附汉和昭君出

塞的史实。昭君出塞无论对

汉还是匈奴都是一次非常

隆重而盛大的政治事件，汉

改元“竟宁”，匈奴尊王昭君

为“宁胡阏氏”，这是汉匈交

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

“单于和亲”文字瓦当凝结

着这段历史，是极为珍贵的

实物见证。

“单于天降”，对汉王

朝的文化认同

在呼和浩特市南郊昭

君博物院展厅内，一枚巨大

的“单于天降”瓦当置于墙

壁之上，在灯光的投射下十

分醒目。

据前来参观的孩子们

介绍，在中学课本中亦有对

该瓦当的描述。随着匈奴的

兴起及与汉朝和战关系的

演变，呼韩邪单于归附汉

朝，这是汉匈关系历史的转

折点，“单于天降”瓦当的文

物价值也在于此。“单于天

降”瓦当是汉匈和好关系的

重要物证。

“‘单于天降’，意指老

天让单于来投降的，实际上

是宣传汉朝的功绩。天子单

于的说法，也是受到汉文化

的影响，他把自己纳入到中

原的皇帝称谓中来，从这个

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文化上

的认同。”陈永志说道。

“单于天降”表现匈奴

人的天命思想，友好中含有

敬重，这样的宣传也是匈奴

人所乐于接受的。在汉朝方

面，所说“单于天降”是在怀

柔政策下的尊重，无损汉朝

的天威。

瓦当中所指的“单于”

在典籍中的解释也印证了

这一说法。《汉书·匈奴传》

中记载，单于姓挛鞮氏，直

译为“天子单于”。西汉政权

初期对匈奴贵族采取现实

主义态度，承认匈奴单于有

与汉朝皇帝同等的权力和

地位，即“天子”的权力和地

位。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书

信中，开头称“天所立匈奴

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文

帝回信称“皇帝敬问匈奴大

单于无恙”。“单于”一词即

表达“胡者，天之骄子”之

意。

而同时出土的另一枚

“四夷尽服”瓦当也表达了

这一思想，释义与海内一统

的含意接近，大意是指周边

的少数民族都归附大汉王

朝，大汉王朝统治者的文治

武功令人敬佩。

翻阅史料，我们能够找

到许多与瓦当所呈现的内

容相呼应的历史佐证。据史

料记载，当时草原曾遭受灾

害，汉朝让五原郡、云中郡

调拨粮食赈济灾民。数年之

间，呼韩邪单于辖内人口大

增，生产发展一片兴旺，于

是呼韩邪单于请求北返单

于庭。从公元前51年呼韩邪

单于第一次朝汉，到公元前

43年返回漠北单于庭，呼韩

邪单于留居河套北面塞下

达8年之久。

两汉时期，北方游牧民

族与中原政权大体以长城

为纽带，双方在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联系。中原汉王

朝对该地区实施了有效的

经略和管辖，与北方游牧民

族接触频繁，形成了独特的

地域文化，并为后世民族融

合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变化

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可以说，汉朝边民将远

离战火的心情寄托在瓦当

“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和

“四夷尽服”这些建筑装饰

物身上，表达出他们喜获和

平的美好憧憬。

文字瓦当，建筑与人

文的和谐统一

文字瓦当的由来，要从

瓦当装饰说起。

瓦当装饰，源于青铜纹

饰，秦汉以后陆续发现了文

字瓦当，其中大多以吉祥祝

语为主，常用于建筑功能分

门别类的用途上，使其建筑

更富于功能氛围，达到建筑

环境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如同“单于和亲”“单于

天降”“四夷尽服”瓦当，印

有特指汉匈关系的文字内

容，所指的就是西汉中晚期

匈奴呼韩邪附汉、和亲的重

大政治事件。

根据召湾汉墓清理报

告，“单于和亲”和“单于天

降”瓦当出土过两次，1953

至195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

队在包头郊区召湾清理汉

墓时，在木椁填土中掘得

“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铭

文瓦当，这两种瓦当曾陈列

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81年

夏，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在召

湾74号汉墓木椁墓填土中，

亦发现“单于和亲”“单于天

降”“四夷尽服”瓦当各一

枚，以后该类瓦当残片如

“千秋万岁”“长乐未央”都

陆续有少量发现。

据内蒙古博物院研究

员丁勇介绍，“单于和亲”瓦

当，直径15.5厘米，“单于天

降”“四夷尽服”瓦当直径约

为17.5厘米，较“单于和亲”

瓦当略大。这些瓦当质地细

腻、坚硬，颜色深灰，格局一

致，皆以瓦当圆心为中，单

线划正“十”字为四等分，各

等分内阳文书刻一字，从右

诵读，边轮宽大。

瓦当的文字多为篆书，

其笔划粗犷，大气磅礴，书

体脱于秦篆笔意又隶中有

曲，用笔精悍，风格疏朗流

丽。

篆书之美是建立在象

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

章法和形状结构之上。在瓦

当有限的空间内，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书法之美。据统

计，瓦当篆文的变化有120

多种，还有少量运用美术变

体的，充分发挥了篆文书法

的装饰艺术作用。

瓦当中所绘制的文字

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个

极具特色的艺术种类，不仅

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更是研

究我国书法、篆刻的珍贵资

料，对研究古代的政治、经

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在今人看来，瓦当更像

是古人在建筑上的一种装

饰符号。在相当高度的屋檐

上，在有限的面积里，在仰

视和远视的重重局限下，瓦

当尽可能地以最醒目的姿

态呈现，散发着无穷的装饰

之美。

而文化的魅力，在千年

之后，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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